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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为根,以教育为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

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专访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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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关乎教育的根本与民族的未来。教育唯有深植文化

根脉,方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周洪宇教授立足四十余年的治学历程与研究心得,

首先阐释了文化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并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核心内涵与独特

优势,继而指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在此基础上,周洪宇教授立足

陶行知研究,提出并推广“生活·实践”教育、“三师课堂”等当代教育创新探索。最后,他强

调,广大教育研究者应以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己任,以守正创新为重要思想方法,

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为研究原则,沿着“教育自觉锚定研究方向、文化

解码凝练思想内核、承续拓新赋能当代实践”的推进路径,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与强国建设目

标,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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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在此时代背

景与现实语境下,发掘中国本土教育家融通传

统与现代的智慧结晶,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研究,是打破西方教育学话语体系主

导格局、凝练中国特色教育话语的关键举措。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集教育、思想、

政治和 文 学 四 大 家 于 一 身 的 综 合 型 文 化 巨

人[2],以高度的主体意识与实践自觉,冶中西文

化思想精华于一炉,最终创立了中国近现代极

具原创性的生活教育学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

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深耕陶行知

研究四十余年,始终以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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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文化与教育的内在关联、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研究的推进路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

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生活·实践”教育及

“三师课堂”赋能新时代教育改革实践等问题,

具有深刻见解。为此,笔者受《教师教育学报》

委托,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这一核心主题,对周洪宇

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

  一、文化与教育同源共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本质追问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曾嘉怡:周教授您好! 衷心感谢您在百忙

之中拨冗接受此次专访。每次拜读您发表的

著述,总感觉格局宏大、气象非凡,究其根本,

离不开您以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究的深厚

积淀。借此专访契机,能否请您结合四十余年

的治学历程与研究心得,谈谈对“文化”的看

法,以及我们应如何理解“文化”与“教育”之间

的关系?

周洪宇: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可

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

之物。凡是人类,必有文化,动物则没有文化。

第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实践)是人

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的活动(劳动

实践)不仅有助于主体客体化,也有助于客体

主体化。文化则是人类的活动的外化和对象

化。第三,文化的本质是创造。所谓文化系

统,就是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类的活动所

创造的全部产物的系统[3]。这一系统包含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每个

子系统下面还有更小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各

有不同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将文化不加区分地等同于财富,因为

文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

应辩证看待文化的价值,须知任何文化系统皆

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合体。

文化与教育相互涵蕴、彼此渗透。文化是

教育的本源、基础、内容与精魂,赋予教育核心

要义与价值内核;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传

播载体、手段与途径,确保文化在薪火相传中

实现与时俱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不是

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性操作,而是一种深植文

化基因、承载着鲜明文化意义的社会实践活

动。它在育人成才的过程中,推动文化延续与

再生。更何况,从广义上来说,教育本身就是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培养人的过程,本

身就是一种文化滋养。

深谙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地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在四十余年

的治学道路上,我常对学生说,我的学术研究

是由四个圆组成的:第一个圆是陶行知研究,

这是起点,是内核;第二个圆是教育史学研究,

这是根基,是依托;第三个圆是教育理论与教

育政策研究,是延伸,是拓展;第四个圆是教育

实践,是应用[4]。陶行知研究,既是我学术研究

的起点与内核,也是引领我思考文化与教育内

在关联的思想津梁。1991年答辩通过的博士

学位论文,是“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不分家”这

一方法论在陶行知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我

着重从文化背景、文化经历、文化实践、文化思

想、文化贡献和文化影响等方面研究陶行知[5],

展现陶行知作为20世纪综合型文化巨人对中

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

这篇学位论文后续以《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

中国现代文化》为题,2010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不久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

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近期此书将由美国

科思出版集团(CosmosPublishingGroup)出版

英文版,由俄罗斯海伯利安出版社出版俄文

版。循此学术脉络,我在《陶行知历史定位的

再认识》和《陶行知历史定位新论》两文中,将

陶行知界定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集教育、思

想、政治和文学四大家于一身的综合型文化巨

人,拓展 并 深 化 了 学 界 长 期 沿 用 的“三 定 位

说”———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

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这一观点的系

统论述,可见于201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

界》,该书于2021年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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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其韩文版也将于

2026年6月在韩国出版发行。在此之前,董宝

良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的《陶行知教 育 学 说》

1993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1995年就获

得了国家教委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奠定了我后续陶行知研究乃至

整个学术研究的起点、根基与核心。我的后续

研究工作就是沿着陶行知研究到教育史学研

究再到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研究直至教育实

验研究,不断地圈层式扩展开来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核心

内涵

曾嘉怡:以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究,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面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与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现实需要,您如何界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核心内涵?

周洪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关

乎教育的根本与民族的未来。要准确界定其

含义,首先要区分两个经常被混淆使用的概

念———中国传统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诚如

前文所论,文化有正负之分,教育同理。中国

传统教育不仅有值得传承的思想精华,也有亟

待摒弃的历史沉渣。简言之,中国传统教育是

一个覆盖面甚广的概念,通常是指从先秦到清

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封建礼教为规范的

教育体系。中国传统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是集

精华与糟粕于一身的复合体。中国教育传统

则是指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积

淀下来的优秀教育理念和实践智慧,是当下及

未来必须赓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基因,更

是凝练与建构本土教育话语的宝贵资源。比

如,儒家的“仁爱”“忠诚”“孝道”,墨家的“兼

爱”,道家的“自然无为”等价值主张,以及“德

育为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知

行合一”等理念,对当代文化传承和教育改革

来说,既是思想源泉,也是实践指南。

厘清上述两个概念,是正确认识和深入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前提。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教育传

统,不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在教育中实现文化的

延续与再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

详而述之,则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中汲取那些仍有

转化与发展价值的教育理念、实践智慧,并借

助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为学生

创设沉浸式体验的学习场景,引导其滋养中国

情、涵育中国味,成长为铸牢中国心、凝聚中华

魂的时代新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开展教

育研究的独特优势

曾嘉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加速构建的时

代背景下,相较于引进西方教育理念,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究,具备哪些

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周洪宇:在标准化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

当下,人文教育被窄化为一套仅由专业划分、

课程体系和学历认证等堆砌而成的程序化流

程,日渐沦为一种趋向功利目标的规训。在这

样的教育体系中,知识传授型导师比比皆是,

而兼具学问与人文关怀的心灵导师却愈发稀

缺。学生也更容易沦为文凭与职位的追逐者,

在功利化的奔波中,渐渐背离了教育本应追寻

的学问真谛,也错失了生命本该拥有的丰盈与

厚度。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与碰撞,已然成为常态。这不仅能够

帮助我们增进对世界各国不同教育模式的理

解,还有助于展现中国教育传统所蕴含的、无

法为外来理论所取代的独特优势,也能为打破

西方教育学话语体系主导的舆论格局、建构中

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面对共同的时代课题,各国的教育路径并

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有适配与否之别。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并非全盘排斥外来文

化、走向文化封闭,而是要回归传统文化的本

源,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教育自觉,坚

持中国立场、继承中国传统,扭转以往热衷于

借鉴移植外来教育模式的路径依赖,摆脱对西

方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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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教育研究者应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

土,从中汲取并激活其蕴含的教育智慧,建构

以教育学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

主知识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二、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继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一)陶行知的传统文化观

曾嘉怡:您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从文化

的视角研究陶行知其人、其言、其行,具有重要

的开拓意义。您能否向我们简要介绍陶行知

对传统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

周洪宇:陶行知的传统文化观,本质上表

现为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在良莠不齐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陶行知主张

必须经过思想“过滤”,有分析、有选择地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他曾经对中国传统教育发起

猛烈抨击,但他批判的主要是那些不合时宜的

内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

育”和“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

教育”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我们今天谈到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对象,即中国教

育传统不是一回事。更何况,陶行知曾经向生

活教育社全体同仁明确表,“反传统教育也不

是反对固有的优点,我们对于中国固有之美德

是竭诚的拥护。……我们之所以反对洋化教育

和传统教育,是要开辟出一条大路,让这半殖民

地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可以出来。……我们对

于这些病症是不应该消极地批评,而是要积极

地帮助改正”[7]338-340。如果说陶行知早年在新

文化运动中为迎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

生”(科学)的到来而对传统教育否定得比较多

的话,那么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为纠正教

育界食洋不化、仪型他国的不良倾向,他便日

益注重发掘传统教育的思想精华,并将其与现

代教育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了“中国化”和“民

族化”的生活教育学说。这一原创性教育理论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

一”三大基本原理和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

教育、师范教育、全面教育、创造教育、终身教

育等一系列具体主张[8],既洋溢着鲜明的时代

气息,又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其不仅有助于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

识体系,也可以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实践提

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二)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展

曾嘉怡:生活教育学说是陶行知创立的中

国近现代极具原创性的教育理论体系。您能

否结合具体实例,谈谈这一理论体系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周洪宇:陶行知常常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中

某些有益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尤其是儒家学派

的思想观点,并基于此形成原创性的教育话语

表达。比如,他受孔子“乡愿,德之贼也”的影

响,萌生了“学做真人”的思想,并遵循孔子的

教诲,自觉提高个人修养。他又以孟子、王阳

明的话勉励自己,“孟子自言四十不动心,王子

自言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意思。二贤岂欺我

哉? 阅历则然耳!”[9]由此悟出,虽然明白去伪

存真很难,但必须下定决心,“行出一真是一

真,谢绝一伪是一伪”[9]。可见,陶行知“学做真

人”的教育培养目标受孔孟思想影响颇深。儒

家思想对陶行知最突出的影响,体现在德育方

面。比如,陶行知为教育学生成为民主战士,

不仅频繁引用《论语》《孟子》的经典语录,还赋

予其新的含义:“让我再详说英勇的民主战士

是怎样培养出来。第一套功夫是‘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第二套功夫

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

人不能动’。有了这些德性,无论过着什么关

口,也会胜利地通过。虽杀身亦成仁了。”[10]又

如,他将《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于至善”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民

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7]586,合乎时宜

地界定了新型大学的宗旨。

陶行知在汲取儒家德育思想精华的基础

上,对其进行了翻新巧用。比如,他将王阳明

的至理名言“即知即行”发展为“即知即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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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更换了一个字,但是颇具新意。再如,陶

行知对儒家学派提倡的“注重自觉”“集体教

育”等教学方法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中国古

代教育是一贯地注重觉悟。‘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明德即真理。第一个明字便是明白和阐

明。明白是自觉,阐明是觉他。这个道理和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是相通的。并且

觉悟是智仁勇三达德之康庄大道。‘仁者不

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因为不惑,才能不

忧,不惧。不惑便是思想贯通而觉悟了。《中

庸》说‘不诚无物’。无论是‘自诚明’,或是‘自

明诚’都离不了诚。不诚便没有觉悟。诚心追

求真理才能自觉觉他。”[7]417-418

至于儒家学派提倡的“欲速则不达”“过则

勿惮改”等思想,在他早期发表的论著中也反

复出现。需要强调的是,陶行知汲取儒家德育

思想精华,并非偶一而为之的现象,而是贯穿

其教育生涯始终,这些思想精华对其理论建构

和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方

法论启示

曾嘉怡: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生活教育学

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能够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什么方法论

启示?

周洪宇: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公认

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20世纪文化巨擘中

的杰出代表。陶行知思想的综合性、多面性、

先进性、深刻性与前瞻性,并未因其逝世而过

时,相反,他的深刻思想在今天仍对中国社会

的发展与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导作用[11]。他融

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探

索,可视为当下及未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的鲜活范例。从文化的视角对其展

开研究,既是理解其思想遗产的重要抓手,也

可为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提供思想

启迪与路径镜鉴。

要让文化在教育场域中实现延续与再生,

离不开研究主体的主动作为。而这种主动作

为,植根于研究主体内心深处的教育自觉,这

是以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究的根本动力。

首先,我们应秉持陶行知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

态度,既保留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与价值

精髓,又剔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元素。其

次,我们应遵循陶行知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

解,认识到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

观的塑造和完整人格的培养。要按照时代特

点与现实需求,推动“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
者不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活到

老,学到老”“摩顶放踵利天下”“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思想主

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建构

原创性教育理论的重要滋养。最后,我们应弘

扬陶行知躬耕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探

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融合路径,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呈现形式和教学方法,以教育为载

体实现文化的延续与再生,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为党和国家培育更多兼

具文化底蕴与科学精神的时代栋梁。

  三、当代转化:以陶行知研究为基础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理论探索与

实践创新

  (一)推动生活教育学说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必要性

曾嘉怡:生活教育学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可资借鉴的

理论价值。您能否结合自己在陶行知研究领域

的心路历程,谈谈我们今天为何还要推动陶行知

生活教育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周洪宇: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达到了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教育界和教育思想界的高峰,
是中国“五四”一代教育家留给我们后代的宝

贵思想遗产,也是中国教育界奉献给世界教育

界的不可多得的理论财富[12],更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回望四十余年潜心钻

研陶行知研究的治学历程,我最深的感悟是,
真正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静态地复刻,而是动

态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尽管时代背

景、社会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依然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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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中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正是因为

这些变化,我们不能止步于学习和继承,需要

探索能够发展并创新其哲学原理、教育主张的

有效路径。“生活·实践”教育的提出,既是对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落地、助力新时代教育

改革走深走实的有益尝试。
(二)“生活·实践”教育及其对生活教育

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曾嘉怡:20世纪上半叶,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学说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可视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

早期探索。进入21世纪,您在理念层面提出的

“生活·实践”教育,也是在陶行知自主探索中

国教育革新道路上的延续与拓展。能否请您

谈谈,提出“生活·实践”教育是基于怎样的

考虑?

周洪宇:自古以来,教育与生活、实践的关

系是众多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共同关注的

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生活目标的多样化、

复杂化,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也逐渐从少数精英

和思想家的哲学探寻,转变为关涉到每个人生

活意义和目标追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

课题。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科学真理

必须在实践中探寻;反之,教育理念也可以在

实践中得到发展。“生活·实践”教育的提出,

既是对众多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开辟的正

确道路的历史传承和时代接续,也是立足新时

代教育改革实践的主动作为和自觉担当。从

概念上来说,“生活·实践”教育是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针对教育与生活

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三

个弊端,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为理论渊源,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教育学为理论基础,以研究实验者自身长期

实践为理论来源,聚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素

质教育新探索[13]。

曾嘉怡:能否请您结合具体实例,简要介

绍一下“生活·实践”教育这一体系化理念对

生活教育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周洪宇:学习和继承陶行知最好的办法就

是发展,发展是对陶行知教育学说最好的继

承。真正的继承不是简单地把陶行知的教育

思想及其主张拿来做实验以验证其正确与否,

而是全面的、再生的、创新性的阐述[14]。基于

这一认识,我们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为内

核,按照时代特点与现实需求,推动其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生活·实践”教育。

这一探索,以守正创新为重要思想方法,不仅

有助于还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真内核,还可

以赋予其蓬勃生命力,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

知识体系提供经验参照和实践样本。

总体来说,“生活·实践”教育的要义与特

质可大致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即“一个宗旨”:让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创造美

好人生。“二”即“两个重点”:让学生学会成人

与做事。“三”即“三大途径”: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四”即“四个结合”:教育与生活

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教学与实践相结

合、动脑与动手相结合。“五”即“五育并举”: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智商、情商、意商并重;“知
行合一”“知情意合一”“智仁勇合一”。“六”即
“六个原理”“六个能力”。“六个原理”是指“生
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

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新即未来”。“六个能

力”则包括:学生发展“六力论”,即“生活力、实
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教师

发展“六力论”,即“终身学习力、课程改革力、

应用技术力、合作共事力、领导胜任力、创新发

展力”;学校(校长)发展“六力论”,即“理念引领

力、规划决策力、文化塑造力、教学领导力、制
度治理力、资源整合力”;家长发展“六力论”,

即“善于学习能力、乐于倾听能力、勇于引导能

力、有效沟通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应用技术能

力”。“七”即“七项目标”:健全的人格、科学的

思维、健康的身心、艺术的爱好、手脑并用的能

力、合作的意识、负责的精神。“八”即“八大特

质”:生活性、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发展性、

创造性、民族性、世界性。因专访篇幅有限,这
里无法具体阐明“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有

关观点和实践举措。如果感兴趣的话,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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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25年5月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为人生

而教育》和2026年2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面向未来的教育———数智化时代的教

育转型》这两本通俗读物,以及将于2026年6
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论专著《面
向生活与实践的教育》。

(三)“生活·实践”教育的推广实践与“三
师课堂”创新探索

曾嘉怡: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将源于中国教育实践、能够

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本土智慧提炼出来,并加

以学理化、体系化,再回到实践中检验、更新,

使之更好地指导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结合您

的研究与实践,您对此有何思考与探索?

周洪宇:在我看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研究

者既要善于书斋论道,也要勤于将自身的学术

研究与社会服务、教育实践相结合。唯有这

样,我们才能真正服务于现实需求,并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理论。“生活·实践”教育正是从

“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

践脱节”的现实困境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原创性

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强调教育面向生活,更凸

显实践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

的实践导向。

为推动这一理念在基础教育领域落地见

效,我们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指导与支持

下,成立了生活·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汇聚

了一群志同道合者,组建了“生活·实践”教育

共同体。目前,这一共同体组织规模已经覆盖

29个省(区、市),下设9个重点实验区、3个高校

工作站、8个实验基地,吸纳了千余所“生活·实

践”教育实验学校。依托这一扎实的组织基础,

我们采取八大实施路径,即彰显行知理念符

号、建设师生共同课堂(又称“三师课堂”)、善
用“小先生+”教学、采用活动课程教材、构建

全域活动空间、组织师生亲子共读、开展三大

师生行动、实施教育治理评价,推动体系化的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走进千余所实验学校,

融入日常教育现场。通过这种方式,积极投身

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努力为党和国家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随着各地调研的不断深入,我深刻认识

到,课堂作为学校育人主阵地,是推动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为此,2025年

初,我们率先提出并推广以教师、小先生、AI智

能师三元协同为核心架构的“三师课堂”。这

个构想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了多地政府和千

余所实验学校的广泛认可与大力支持,还引起

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实验学校武汉市二桥

中学彭葆蓓校长被教育部选定为中国中小学

校长的唯一代表,在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主

论坛上作主旨演讲,介绍了将陶行知“小先生

制”与人工智能结合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探

索。实验学校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

湖畔校区被教育部选定为基础教育现场观摩

点,供各国教育部部长及专家学者参观。我也

受邀担任大会平行会议“数字教育安全与伦

理:挑战、共识与行动”的主持人,并作了题为

《人 工 智 能 如 何 赋 能 基 础 教 育 课 堂 教 学 变

革———中国中小学的探索、经验及风险应对》

的主旨报告。杭州笕弘实验学校与浙江师范

大学联合开发的“小熊机”,作为 AI辅助教学

的创新案例,被选中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上作成果展示。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稳步推进的新阶段,我们紧扣教育部关于

“未来课堂”建设的部署要求,按照“校本化实

施、区域化推进、城市群联动、桥头堡输出”的
推广布局,纵深推进“三师课堂”实验,以期推

动和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课堂深度变革,全面提

升课堂的育人质量。

截至目前,各地学校已形成各具特色的

“三师课堂”创新范式。湖北省宜昌市天问教

育集团将“小先生制”与 AI深度融合,构建了

覆盖小学到高中的系统知识图谱;宜昌英杰教

育集团打造了“三师协同+精准教学”实践范

式,课堂满意度高达95%;苏州市吴江区盛湖

学校通过班组文化革命与能力训练体系,实现

了“轻负高质”的逆袭;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的

思维型课堂入选2025中国基础教育典型案例;

武汉市二桥中学依托“智联全域、智融实践、智
评助长”策略,构建了科学教育新生态;陕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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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实验小学自主研发 AI教研员、思维小

侦探,实现常态课堂的大规模循证与评价。这

些实践成效共同印证了“三师课堂”在提升教

学质量、激活学生主体、赋能教师成长与促进

教育公平等方面的强大适应性。

这一课堂教学新样态将陶行知“师生共生

活”“共学、共事、共修养”“小先生制”等原创性

教育智慧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并精准对接国家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既是“未来课堂”(“师—

生—机”三元协同课堂新模式)的先期实践和

落地方案,也是在当代中国教育实践中生成

的,可总结、可提炼、可运用的中国教育学标识

性概念之一。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本来就需要扎根本土,从鲜活的教育实践中挖

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

论。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的“生活·实践”教
育实验尤其是“三师课堂”实验,正是要以实践

探索反哺理论建构,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

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与思想滋养。这些扎根

本土的教育实践探索,不仅为中国教育学自主

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素材,更开始走向世界、

惠及 全 球。“生 活·实 践”教 育 实 验 成 果 之

一———《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聚焦发展核

心素养的素质教育探索》———已经由DC加拿

大教育发展公司(DCCanadaEducationPub-
lishing)出版英文版,由北美科发出版集团出版

俄文版。作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重要成果,

该书旨在向国际社会系统呈现中国教育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四、未来展望:在守正创新中绘就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新图景

  (一)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

究的现实意义

曾嘉怡: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相

继出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着手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有何现实意义?

周洪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可视

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精神

源泉之一,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筑牢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研究,既要守好本和源、根和魂,也要在薪火相

传中承古人之创造,在与时俱进中致今世之所

用,推动文化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理论

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中,自主建构兼具民族特色

和时代气息的教育学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

论。第二,拓宽文明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必须立足本土,面向全球,既要注重

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智慧,更要以兼收

并蓄之怀,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15]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仅

有助于厘清中国教育学与西方教育理论的本

质区别,打破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单

一叙事,共同营造平等对话、文明互鉴的多元

交流格局,还能彰显中国原创性思想学说相较

于外来理论体系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第三,凸
显主体建构。这是当代教育学人从西方理论

的追随者和阐释者,转变为兼具教育自觉与主

体担当的体系建构者、话语塑造者的必由之

路。这一建构过程要求研究者扎根中国大地,

以教育改革实践为逻辑起点,以真实问题为研

究对象。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

教育智慧,按照时代特点与现实需求对其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生成的本土标识

性概念融入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支撑其发展的

文化根基与价值内核;另一方面,从我国教育

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中主动挖掘新材料,敏锐

发现新问题,积极提炼新观点,自主建构新理

论,并将其切实运用于阐释中国教育经验,解
决中国教育问题,指导中国教育实践。

(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

思维方法与研究原则

曾嘉怡:以文化为根基开展教育研究,广
大教育研究者应遵循怎样的思维方法与研究

原则,以确保其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周洪宇: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

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16],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研究的根本遵循。广大教育研究者作

为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践行者与推动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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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以下四条研究原则。第一,以高瞻远瞩的

战略思维,擘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

宏伟蓝图。应注重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

推进,将文化传承工作精准对接国家教育发展

战略,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与强国建设目标、回
应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

将注重培养完整人格、重视研读和体悟经典、

强调终身学习等中国教育传统,转化为滋养学

校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源头活水。第二,以
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的纵深感与穿透力。应善于运用历

史眼光,系统梳理文化脉络,并从中总结经验、

汲取智慧,形成兼具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教

育话语表达,构建一套从自身历史与文化根基

中生长出来的教育理论体系。第三,以对立统

一的辩证思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

究的逻辑自洽性。应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

本土与全球、理论与实践等多重关系。在此基

础上,促进文化与教育共生共荣,推动相关研

究尽快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第四,以与时

俱进的创新思维,焕发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

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

族禀赋”[17]28。为此,必须在尊重和遵循文化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新

的研究视角。既要实现思想解放,打破对传统

文化的刻板认知,为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又要坚持问题导向,积
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融合路径,着手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使之化作滋

养个体成长、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甘泉。
(三)着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

究的具体路径

曾嘉怡: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融合的21
世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如何突破时

空限制,化作滋养个体成长与推动社会进步的

不竭甘泉?

周洪宇:我认为可以从三个环环相扣的路

径着手推进。首先,以教育自觉锚定研究方

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要求广大教

育研究者对自身文化传统有清醒的认知,以高

度的主体意识与实践自觉,在批判性继承与创

新性发展的探索中,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坚
定的文化自信、扎实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国际

视野等。其次,以文化解码凝练思想内核。深

入挖掘和系统阐发那些历久弥新的思想遗产,

将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教学相长”,墨家推崇的“兼相爱,交
相利”“叩则鸣,不叩必鸣”,道家主张的“顺应

自然”“无为而治”等经典主张,内化为建构中

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最后,以
承续拓新赋能当代实践。诚如冯友兰先生所

言,我们应将“照着讲”和“接着讲”相结合。“照
着讲”,就是要心怀敬畏,尊重悠久的历史传

统,确保中华文化根脉在教育传承中绵延不

绝,不为历史的尘埃所阻断;“接着讲”,则是要

求我们留心观察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迫切

需要,积极回应当代教育实践中的痛点问题,

从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的双重维度出发,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机,创新教育话

语的表达形式、传播方式。依托教育这一重要

载体,赓续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非简单的古籍整理或经典复刻,而是扎

根中国大地,激活、诠释和重构文化基因。学

校是赓续文化薪火、培育时代新人的主阵地,

必须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
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

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贯穿教育目标设定、

课程体系建构、教学方法选择、教学活动开展,

以及师生互动等各个环节。

曾嘉怡:非常感谢周教授基于四十余年的

治学历程与研究心得,向我们分享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以
及在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

景与现实语境下,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重要

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

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17]178的学术使命与教育自觉,必将推动相

关研究向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教育文化语

境拓展,推动以文化为根基的原创性教育智

慧,在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中绽放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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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CultureastheFoundationandEducationastheCore:
The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PracticalInnovationoftheResearchonthe

Educationof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AnInterviewwithProfessorZhouHongyufrom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

ZHOUHongyu1,2,ZENGJiayi1,2
(1.Schoolof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2.InstituteforEducationalGovernanceStudies,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ontheeducationof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concernsthefounda-
tionofeducationandthefutureofthenation.Onlywheneducationisdeeplyrootedintheculturales-
sencecanittrulyachievethegoalofcultivatingpeoplethroughcultureandeducatingpeoplewithcul-
ture.ProfessorZhouHongyu,basedonhisover40yearsofacademiccareerandresearchexperience,
firstexpoundedtheintrinsicconnectionbetweencultureandeducation,clarifiedthecoreconnotation
anduniqueadvantagesoftheresearchon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education,andthen
pointedoutthatTaoXingzhi􀆳slifeeducationtheory,asawisdomcrystallizationforinheritingandde-
veloping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providesimportantideologicalresourcesandmethodo-
logicalinspirationsfortheresearchon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education.Onthisbasis,
ProfessorZhouHongyu,relyingonTaoXingzhi􀆳sresearch,proposedandpromotedcontemporaryed-
ucationalinnovationexplorationssuchas“Life-Practice”educationand“Three-TeacherClassroom”.
Finally,heemphasizedthateducationalresearchersshouldtakeitastheirresponsibilitytobuildanin-
dependentknowledgesystemofChineseeducation,adopttheimportantthoughtmethodofupholding
traditionandinnovation,andtakestrategicthinking,historicalthinking,dialecticalthinking,andinno-
vativethinkingastheresearchprinciples.Alongtheadvancementpathof“educationalself-awareness
anchoringresearchdirection,culturaldecodingextractingideologicalcore,continuationandinnovation
empoweringcontemporarypractice”,weshouldcloselyfollowthegoalsofChinese-stylemoderniza-
tionandnationalrejuvenation,andsteadilypromotetheresearchon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
tureeducationtoanewheight.
Keywords: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lifeeducationtheory;TaoXingzhiresearch;independ-
entknowledgesystemofChines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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